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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江苏作协组织到各县市进行采风活动，我就到半个世纪

前插队的地方去再次回访，其目的就是看一看农耕文明形态下的

乡村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的巨变。无疑，这是一场历史的巨变，作

家如何去再现和表现这种充满着审美悖论的生活和场景呢？我们

的思想触角如何在历史的变迁中建构属于文学自身的价值理念

呢？这正是我们在文学史和当下文学创作方法和价值取向中所面

临的世纪性难题。

从70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那个年轻时翻译

过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著名作家周立波，写过一北一南

两部地域文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

《山乡巨变》虽没有获得过任何奖，但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似乎

比前者还要高，究其缘由，我想，除了文学本质的人性描写的艺术

魅力外，就是对历史思考超越了当时一般作者对时代的盲从性，

虽然许多批评家仍然感到不满足，但是，能够超越时代局限性的

作家并不多，如今这样的叩问仍然会再次浮现，这就是作家如何

“从历史链条看乡村世界”的书写逻辑。我们的作家是否具有观察

这个历史巨变中的许多深层问题，用“第三只眼”去穿透“第四堵

墙”，还乡村巨变中历史和当下的一个真实的面貌，其文学史的意

义一定是指向未来的，其文学的“史诗性”就是让作品一直活着，

让它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更重要的是，它在未来的阅读者当中，

仍然保有鲜活的审美意义。

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在《为历史而战》一书中第四部分

“文学史学家”中说，历史的逻辑“就要求作者本人就是读者。叙述

者不入戏吗？他永远不说我吗？”这就是文学作品如何置身于外，

从读者的层面来考虑历史和现实世界的耦合性；同时，他也需要

置身于内，这就是叙述者要成为戏中人，用亲历者的“我”进入角

色的内心世界之中，成为一个超越时空局限的独特的“我”，这样

的叙述者才是既尊重历史，又面对真实，还面向未来的作家，唯有

此，其“史诗性”的作品历史逻辑才能实现艺术的回归。

当然，我并不同意作为历史学家的费弗尔批评文学史家时对

“历史之历史”的文学史定义。但是，“要把它们写出来，就需要复

原环境，就要想到该由谁来写，为谁写；谁来读，为什么读；……需

要知道某某作家获得了怎样的成功，这种成功的影响范围和深度

如何；需要在作家的习惯、爱好、风格和成见的改变，与政治的变

迁、宗教精神面貌的转变、社会生活的演变、艺术时尚和兴趣的改

变等之间建立联系”的意见还是可取的。这不仅是文学史家和批

评家参照的历史逻辑，同时也是一个现代作家必须考虑的问题，

如何将这种理念融入自己的创作理念和方法中去，也是作家活在

未来世界里的历史逻辑。

创造“史诗”并非只是唱诗和颂诗，也就是说，作家在回眸与歌

颂农耕文明自然形态的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到在那种眷恋“麦浪滚

滚”和“稻菽千重浪”的情怀背后，隐藏着多少农民的苦难和辛酸。

如今当我们看到工业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覆盖了农耕文明后，一栋

栋华丽的别墅林立在湖畔沟渠旁，在歌颂工业文明给乡村农民带

来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被污染的土地了吗？正因为我去年

回到埋葬着我青春的故土中看到了另一种乡村巨变：河流被污染，

村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全是空巢老人，当我看见82岁的生产队长

时，我的眼睛濡湿了……这一乡村风景与那些值得歌颂的工业乡

村风景相比照，其文学的悲剧审美更能触动我的心灵，这种审美的

落差正是作家审美价值判断的依据，反思这样的风景，我们才能让

文学在现实的土壤中绽放出“史诗”的花朵。这是站在现实大地上

向前看的作品，它无疑是构成“史诗”的重要元素。

那么，还有没有另一种构成“史诗”的重要审美元素呢？答案

就在我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的乡土小说自然风景画描写的消

逝后的重新发掘之中。

由此，我想起了上个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兴起“自然文学”的书

写，那是因为土地伦理价值观的崩塌，让作家对乡村描写进入盲

区。当然，我并不同意“自然文学”以自然为中心的审美价值观，但

是，现代工业文明将自然界的风景描写剔除在书写范畴之外，那

就让“史诗”的书写缺少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对话语境。哈德逊

河画派的艺术宗旨就是“以大自然为画布”，在这一点上，我们的

乡村小说的描写缺失就凸显出来了，作家已然没有了视觉之中的

自然风景，故事与人物描写淹没了风景，殊不知，风景是构成乡村

人与自然的重要纽带，对风景的盲视，就是对文学作品“史诗”元

素的轻蔑。在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之间，我选择的是两

者平等的对位关系，这样才有利于作家在进入乡村描写时不至于

在大自然景物描写中失明。无疑，在这次里下河水乡的文化考察

中，站在高邮湖和宝应湖畔，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自然景观对于一

个会思想的芦苇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我多么希望作家能够在这

样的画布中描写出风景中的人和人在风景中的像，“像山那样思

考”才是作家思想和艺术的高度融合，其中所漫溢出的人文意识

和审美意识，才是作家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它透视出的是一种永

恒的人性，也是文学作品的艺术源泉。用这个画派的理论来说，

“人并不因此而被淡化，反而与自然更强烈地融为一体，被壮丽的

景观烘托得更突出。”因为他们相信，“人有生有死，文明有兴有

衰，唯有大地永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土文学胜于城市文学

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忽略了这样的优势，是作家对审美的漠视。

我们的国家，除西部还有着广袤的原野和雨林植被外，在中原和

沿海地区，如果仅剩的乡村自然风景都被忽略了，我们就无法面

对历史和未来的文学。

我并不认为在乡土文学中存在着“诗化”与“丑化”的两级标

准，作家面对乡村的巨变，其价值理念首先是站在人性基础之上

的，这是文学作品的首要条件。二十年前，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

和骆玉明先生运用人性标准为经纬撰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让

我醍醐灌顶。虽然有许多质疑的观点，但我觉得它是衡量世界文

学作品不可或缺的试金石，这才是文学最“本真”的力量。如果站

在这样的视角上去反映一个大时代，你笔下的历史内涵和审美内

涵就不会丢失，你笔下的所谓“新人”就不会走样，现实主义的真

实性就会如山泉一样自然流淌，浪漫主义的元素就会渗透在你的

字里行间，变成一朵朵盛开的玫瑰。

今天，当我们与中国现代文学，也就是1919至1949年的文

学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对《山乡巨变》这样作品的重新谱写，是

否还容得下乡土文学开山之祖鲁迅式的那样充满着批判意识的

作品存在？这的确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价值判断的问题，当然这也

是一个长期困扰着中国当代乡土作家的书写沟壑。无疑，柳青模

式和路遥模式的书写是被认可的乡村书写，但是，我们不能简单

模仿他们的模式来处理当下乡村巨变的历史语境了。他们没能看

到这几十年来乡村的巨变，我们总不能带着他们的历史局限性进

入巨变乡村的描写之中吧，他们的价值观停止在“新时期”开端的

钟摆上。由于工业文明，乃至于后工业文明给乡村带来了中国历

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景观，如何面对巨变下的乡村书写，写什么？

怎么写？是这个世纪文学给作家提出的历史诘问，没有一种恒定

的价值观去统摄作品，作家哪怕就是依照人性的视角去构建自己

笔下的故事、人物和风景，也会写出好作品，怕就怕你去套用一种

流行时尚的模式去进行应景的写作，那样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

的，是永远被拒之文学史门外的。

至于鲁迅风还适应不适应当下文学创作，这是一个常识问

题，正如恩格斯对文学作品下了那个普泛的标准观念那样，只要

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就不能离开社会生活中的暗

面，由于各个作家创作风格殊异，他对世界的认知程度就决定了

他的作品填写的价值观高度，选择价值观是他创作的自由，写光

明和黑暗对于作家来说是同等重要的价值选择，任何力量都不应

该挡住作家观察生活时的感受和经验。但是，面对“内卷化”的乡

村，面对“低欲望的乡村生活”图景，作家当然不能闭上那双充满

着良知的眼睛，我们不能站在一个城市艺术家的立场去奢侈地过

原始人类的生活，也不能从日本“里山资本主义”那里汲取生活美

学经验。在中国，对物质的追求和对城市的渴望，仍然是乡村农民

的追求。即便是像梭罗那样离群索居的孤独者，最后也只能回到

人类群居的文明中来。那么，只要活在人间，苦难就会自然而然产

生，文学作品的高下往往是在于作家面对现实中的苦难采取什么

样的审美态度，像雨果那样采取人性悲剧审美取向，同样可以流

芳百世，人们会记住《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和《九三年》中充满

着人性的悲剧，它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是一般作家作品不能比拟

的，因为人性超越了时空，让他获得永恒。同样，鲁迅的乡土小说

作品之所以还活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就是因为他作品中的典型环

境和典型人物穿越了时空，照样行走在我们当下这个世界中。鲁

迅不死，是指他笔下的人物还活在我们中间，所以一个世纪前的

鲁迅乡土小说模式还适用否？这似乎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鲁迅不

仅是一个作家，他还是一个思想家。

正好在网上看到李强的一篇题为《艺术一旦拒绝思想，就等

于拒绝自己》的文章，其中说到：“艺术和宗教与哲学一样，是真理

的负荷者，一旦艺术开始拒绝思想和真理，它就开始在拒绝自己

了。……艺术作品的主题不能理解为素材，而应该理解为它所表

达的思想，也就是它所蕴含的‘哲学’。”此言不虚，当为座右。

在乡村巨变面前，我们不能兼做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但至

少我们应该学会做一个会思想的芦苇吧。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乡村巨变乡村巨变：：历史与现实中的审美取向历史与现实中的审美取向
□□丁丁 帆帆

本报讯 近期，由江苏省作协主办

的“文学苏军新关注”——龚学明诗歌研

讨活动在南京举行。江苏省作协书记处

书记丁捷、《扬子晚报》总编辑王文坚、南

京图书馆馆长陈军，以及李犁、黄梵、马

铃薯兄弟、茱萸、梁雪波、顾星环等省内

外诗人、诗评家与会研讨。

“文学苏军新关注”是江苏省作协推

出的关注地方、介入文学现场的创新性

文学研究活动，此次活动是江苏省作协

为“文学苏军新关注”举办的首场研讨。

龚学明自1984年发表诗歌处女作的30

余年来，长期致力于诗歌、散文、散文诗、

小小说等的写作，尤其是亲情诗情感真

挚、意象丰饶，让人印象深刻。与会者集

中研讨了龚学明的《爸爸谣》和《月光村

庄的妈妈》两部代表性诗集。大家认为，

龚学明的诗歌世界里贯穿着一种与父

母、与故乡之间离开、追忆、回归的历史

张力和情感张力，聚焦亲情、反复吟唱，

最终在亲情诗里寻找到自己的诗歌领

地。他的创作以有效的形式抵达诗意、表

达情感，具有异质性，突破了传统的情感

书写。 （沈作楦）

本报讯 舞台剧《弗兰肯斯坦》中文版将于8月31日至9月

4日亮相“2022国家大剧院戏剧季”。8月22日，该剧导演携手领

衔主演与特邀出演出席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媒体见面活动，分

享创排感受。

舞台剧《弗兰肯斯坦》改编自玛丽·雪莱创作于1818年的同

名小说，该作被誉为西方科幻小说的鼻祖。当时正是启蒙时代激昂

的泡沫褪去、工业革命又方兴未艾的时代，经过理性洗礼的广大民

众普遍盲目信从科学，对科学改变世界充满乐观幻想，但在面对

其潜藏的未知能量时，又难免陷入恐慌。玛丽·雪莱对此表达的怀

疑与反思精神，时至今日仍有强烈的前瞻意义。2012年，玛丽·雪

莱这一杰作被搬上英国国家剧院舞台上演并风靡全球。本次演出

是这一剧作的首个中文版本，其中特别创造性地加入玛丽·雪莱

的角色和视角，剧中神秘的怀孕女子正是作者玛丽·雪莱。在与诗

人雪莱私奔旅居的日子里，她创作了这一世界首部真正意义上的

科幻小说；而切身经历的胎儿流产、早夭等不幸，不仅成为她内心

深处的梦魇，也被编织进《弗兰肯斯坦》的想象中。

舞台剧《弗兰肯斯坦》由大麦Mailive、北京奥哲维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出品，SGT创制中心、福星全亚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北京奥哲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大麦“当然有戏”联

合制作。该剧由尼克·迪尔担任编剧，环球莎士比亚剧院前任艺术

总监多米尼克·德罗姆古尔及中国青年导演李任执导，袁弘、郑云

龙、闫楠、王茂蕾领衔主演，黄宏、翟万臣、陈强、王亚彬特邀出演。

（行 超）

本报讯（记者 王觅） 8月 27日，书

画家董希源向残奥运动员捐赠书画作品活

动在京举行。中国残联副理事长张伟，全国

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修福

金，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

安出席活动并讲话。

董希源在东京残奥会和北京冬残奥会

后，历时10个多月为我国残奥运动员创作

了225件荷梅画作，生动展现了残奥运动员

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活动现场，董

希源向残奥运动员代表郭兴元、陈超、陈建

新、于静捐赠了书画作品。他说，幸福之花

都以辛勤汗水浇灌，残疾人同样可以活出

精彩人生。希望通过文化艺术弘扬残疾兄

弟姐妹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品质，

感染更多人在逆境中奋起、在奋斗中成长。

与会者表示，我国美术界长期以来十

分关注和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董希源为

残奥运动员们创作并捐赠画作，是对残奥

运动员发扬精神品格、为国争光添彩的鼓

励，将进一步激励残奥运动员继续拼搏奋

斗、再创佳绩，感染和鼓舞更多残疾人书写精彩人

生，也将带动更多书画艺术家加入关爱残疾人的

队伍，推动全社会向残奥运动员学习，为残疾人事

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本报讯 8月29日起，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联合

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端牢中国饭碗》在央

视综合频道播出，央视频全网首播。该片通过

聚焦鲜活生动的事例和普通人物的命运故

事，以点带面、深入肌理，全面解读中国特色

的粮食安全之路和十年来中国粮食安全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

作为一部首次系统梳理、深入调研记录

我国粮食安全之路的纪录片，该片摄制组先

后走访了全国28个省区市的124个区县，拍

摄了中国四大主粮产地和77个种、养殖基地。

节目创作遵循总台“思想+艺术+技术”的融合

传播理念，创新拍摄手法，运用超高清、超微

距等新技术手段，使用探针运动镜头、长焦航

拍、航拍延时等拍摄方式，聚焦耕地保护、良

田打造、水利建设、耕海牧渔、种业振兴等内

容，充分展示了中国人为保障粮食安全所付出

的巨大努力，真实、恢宏、大气地展现了中国农

业生产的震撼场面。同时，该片秉持大农业观、

大食物观，不仅聚焦“大陆粮仓”，还将视线投

向青山沃土、广阔海洋上的“植物粮仓”“海上粮仓”，并

邀请60余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粮食安全政

策进行专业解读。生动的事实、丰富的数据，有力回答

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 （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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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胡世宗藏书及手稿

特展暨捐赠仪式在辽宁省图书馆举行。仪

式上，辽宁省图书馆与胡世宗签订了图书

捐赠协议，并向其颁发捐赠证书。

作为军旅作家、诗人，胡世宗已出版

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等作品73部。

此次胡世宗向辽宁省图书馆捐赠的文献

总计达4000余种、5000余册（件），不仅

包括其创作手稿22部、个人著述39种、发

表期刊136册以及数十年来收藏和积累

的大量图书，还包括800余位作家、诗人的

签名赠书1900余册，是近年来以个人名

义向辽宁省图书馆捐赠文献数量之最。这

些文献是研究我国现当代文坛脉络发展

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较高版本价值。

（辽 闻）

胡世宗藏书及手稿特展暨捐赠仪式在辽举行

（上接第1版）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洪治纲提出，我们都

在强调，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这个体系的

建立，不可能只依托于文学理论的话语空转，而是要建

立在扎扎实实的文本细读，以及对文学现场的敏锐把

握之上。当下特别缺少理论的建构，跟我们的文学批评

缺乏共识意识有关，批评家互相之间各有各的理论，最

后没有办法形成理论聚焦。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贺仲明说，文学批评应该是

反映评论者的真实感受，肯定性或者否定性的评价都

很正常。但我们当前的文学批评绝大多数都是表扬的、

肯定的，批评性的非常少。这就有必要提倡一种批评性

的文风。真正立足于批评的文学评论，可能比表扬性、

肯定性的批评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当然，这种批评应

该立足于文学，而不是搞人身攻击，也应尽可能客观，

采取平和而非挑衅的态度，真正做到说真话、讲道理。

《新华文摘》编审陈汉萍谈到，当下一些青年评论

家的文章，不敢对作品下审美判断。一般来说，要下判

断，涉及两个坐标：一是当下文学界的总体状况，二是

文学史的脉络。这两个坐标都太“庞大”了，青年评论者

对此没有把握的信心。另外，我们还缺少文本细读的功

夫。一些青年评论家善于抓住理论话题、学术话语，从

一个角度、一条线索对作品进行很好的阐发，但缺乏对

文本的真切感受和细读，作品只是其展开理论阐述的

场域。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谈到，批评正在失效，

无法影响我们想影响的那些人，这确实是一个尖锐的

问题。我们不能把批评的衰微仅仅归因于社会环境的

变化，我们做评论的，也需要有自我的反省。大学里许

多论文，大多都是无效繁殖，是圈子里的自得其乐。所

以，所谓的批评的失效，主要是语言的失效，就是读者

对这一套话语系统缺少亲近的愿望。相反，朋友圈或者

微博上网民的一些议论，反而一下子带有引领性，就是

因为他们的语言明快、自由、生动。

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研究处处长岳雯说，当套话、

共有的概念和词汇笼罩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丧

失了自己的话语，只能用一些套路来处理问题。当我们

面对一个作家作品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文学史上怎

么说，文学理论怎么说，我们引用不同的理论，今天你

引用阿甘本，明天我谈谈同时代人，大家处在相同的语言

循环中。那么，语言的失效，可能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问

题，还涉及思想结构、知识结构的问题。好的批评应该是植

根于自己的生命体验，是感性和理性结合之后的升华。我

们在写评论的时候，往往只能匍匐在作品之上，跟在作品

后面亦步亦趋，缺乏再往上一跃的可能性。

文学批评的资源、标准和方法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吴俊认为，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

需要“以古为师”。过去，我们可能过多地从域外吸取思想

资源，但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有新的思考，要重新

激活传统资源。具体说来，当代文学评价标准的确立，应该

充分参照传统的经典作品的审美价值观；当代的学术研

究，应该向古典学术学习，要特别注重文献学和资料积累

的工作。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杨扬认为，文学的发展、文学批

评的演变，不可能一切东西都是新的，它有对传统的继承，

也有新要素的汇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向古典学习，向传

统学习，向历史学习，是文学批评的惯例。当然，我们也要

关注新时代新要素的加入，看到批评语境的巨变，开展有

创造性的工作。此外，批评建构不是跟在文学经验之后亦

步亦趋的描画，它应该对一个时代或者未来时代的文学创

作产生前瞻性的影响。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

的进步，新的文学形态不断冒出，新的叙事方式不断涌现，

我们的文学批评需要与时俱进，适应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

古典的文论、现代的文论、西方的文论，我们都需要整合，在

整合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当代作家评论》设有“聚焦新锐”

的栏目，把一些新出现的年轻作家纳入我们批评的视野，发

现他们的文学创作为这个时代所提供的新经验。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说，近些年来，文学评论工作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注重评论人才的培养，坚持学术

民主，倡导说真话、讲道理的氛围，促进文学批评与新媒体

的融合，是我们为增强文学批评有效性而必须做的工作。

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忠于自己的艺术感受，坚持批评的难度

和伦理。文学评论刊物应该加强与新媒体的融合，在坚持

内容为王的基础上，借助网络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当代文坛》主编杨青认为，新时代的文学批评要注重

导向性，充分发挥文学批评的引领作用。新时代的文学批评

还应该注重针对性，倡导批评精神和问题意识，以理立论、

以理服人，描述真现象、解决真问题。同时，新时代的文学批

评要注重建设性，融合古今中外优秀文论资源，努力建构具

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批评话语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说，写批评文章，除

了跟朋友交流，还有它的公共性、社会性，以及作为一种遴

选程序的正义性问题。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否提出

真正的问题。评论家需要对时代、社会以及作品所表达

情绪的敏感。有些作品尽管在艺术上未必尽善尽美，但

它表达出一个时代的情绪和精神，向我们揭示了时代

的核心问题。我们需要对它保持敏感，同时要有足够的

知识和能力对文本进行有效的解读。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辉认为，增强文学批

评的有效性，需要融合古今的理论观念，打通文学艺术

之间的边界，打破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的界限，积极进

行批评主体的建构。我们其实已经习惯接受古今分裂

的观点，认为古典的资源不能有效解决当代的问题。但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有效转化的问题。我们需要

基于当下的语境融合各种理论资源，建立起以往理论

与当下语境的深刻联系，并进行属于我们今天的理论

创造。

《解放军报》文艺评论版主编傅逸尘认为，文学批

评应该注重时代感，注意批评自身的文体创造。如果文

学批评不能够与所处的时代相融合，不能够用自己的

思想与精神参与时代精神和思想的建构，这样的文学

批评很难讲是好的批评，更谈不上是一种伟大的文学

批评。在批评的文体上，古典的文论和文学作品一样，

本身就是美文。今天的文学批评也应该在文体上有自

己的个性化尝试。

增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江苏作协副主席汪政说，现在是一个“人人都是批

评家”的时代，不是大众不需要评论，而是大众自己就

能够评论。现在整个国民教育程度提高之后，人民群众

已经有了自己鉴赏的能力，同时又能够将自己的鉴赏

经验表达出来。只要一个作品出来，大众可以看评分、

点击率和排行榜。这就需要我们把大众的评价纳入文

艺批评的视野当中，从而在文艺批评和大众之间构建

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小说评论》主编王春林谈到，文学批评要想扩大它

的影响力或者说“出圈”，首先要加大表达的社会关切

度。如果说作家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对社会、现实、历史的

思考，那么评论家就是借助对文学作品、思潮、现象的理

解和评判，表达自身的社会关切。而且，我们应该提倡有

感情、有温度的文学批评。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一直

强调批评的客观性，这不是说没有道理，但是不能矫枉

过正，现在需要反过来强调文学批评的人文性和情感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谈到，我们需要思考评

论文章的读者问题。普通的读者根据喜好和口碑读作品，

一般较少读评论文章。作家也往往说自己几乎不看评论家

写的东西。这些评论文章对作家卖书也几乎没有什么帮

助。最后，批评文章可能只是为自己而写。评论家写文章首

先是出于热爱，看了作品，觉得喜欢得不得了，不写不快。

最终的理想是，建立起自己的审美体系，梳理出自己的文

学“正典”，并尽量使之和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

审美边界融合在一起。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房伟说，研究传统纯文学和研究

网络文学的两拨人之间存在着话语的隔阂，大家好像操持

着完全不同的两套话语。网络文学一方面具有网络性、媒

介性，另一方面又具有文学性，所以在进行网络文学批评

的时候，需要推动不同理论方法、批评范式的融合。我们需

要弥补自己视野上的缺陷，改变单一的思考问题的方式，

来对中国当下丰富复杂的文学现场作出有效性的评论。

《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谈到，现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动

不动从五四谈起，征用非常多的理论话语，因为我们有这

样的知识储备，可以随意挥舞理论大棒。这就涉及到是要

做有学问的批评，还是做有才情的、具有“有我之境”的批

评。作为编辑，实际上也能够深刻体会到，编辑也是一种批

评，我们通过编刊物、办会，构建了批评的话语场。

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王金胜认为，文学批评的展开，依

托于文学现场。但这个“现场”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丰富、驳杂、

变动不居的，它向每个个体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我们总是说

文学批评要介入现场，这不是说现场出来什么作家作品，你

都要去评论。这其中存在一个主体性的问题。评论者要有自

己的主体性和能力圈，不要随波逐流，追着热点去评。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陈培浩谈到，有效的文学批评必须

有一种思想的引领。敏感的批评家必须有问题意识，通过

有效的追问，获取思想上的创造以及文体上的活力。此外，

我们不应该把肯定性批评简单地理解为赞美，把否定性批

评理解为批判。赞美未必是有效的肯定，批判未必是有效

的否定。我们知道有一些赞美其实是无效的，因为它不准

确、不客观。同样，否定性的批评也要贴着作家作品写，先

充分理解研究的对象，再跳出来指出其问题所在。

论坛期间还举行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度优

秀论文颁奖仪式。吴俊的《批评史：国家文学和制度规范的

视域——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若干思考》、郜元

宝的《擦亮“过去”这面镜子——读冯骥才〈艺术家们〉》、洪

治纲的《论新世纪小说的轻逸化审美追求》、张洁宇的《作

为“思想锻炼”的〈野草〉与鲁迅研究》、季进的《刹那的众生

相——贾平凹〈暂坐〉读札》、曾攀的《当代中国小说的生活

化叙事——以黄咏梅为中心的讨论》、何英的《〈野葫芦引〉

的修辞分析》7篇论文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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